
责任编辑 潘凤群
瓯 帆 副 刊

OU FAN FU KAN 3２０19年 6月 10日 星期一

■联系电话：2157958 ■电子邮箱：lsdaily@sina.com

让
永放时代光芒

‘ ’“

”征文

青 红
陈海聪

� � � �有人的地方，似乎就有江湖。
受电视剧《上海滩》的影响，在众人印象中，

青帮即是江湖 ，混迹于 “黑白 ”两道 ，渗透于政
界、军界、企业、金融业，垄断经济，操纵政府，可
只手遮天、翻云覆雨，令人闻风丧胆！ 但作为一
名安岱后人，我的所闻却大相径庭。

“那年我 18 岁，粟裕、刘英率领红军挺进师
到村里，凤生让我一定要当妇女队长，村里组织
了游击队、妇女会、儿童团、村苏维埃政府，分田
分地，穷人们翻身了，都很高兴……”菊英阿婆
给我讲村里的红色历史时，91 岁，而我 18 岁。

90 多年前的浙西南，革命风起云涌，以陈凤
生、卢子敬、陈丹山为代表的进步青年，面对国
家风雨飘摇，目睹地主恶霸横行乡里，不忍百姓
于水火，毅然揭竿而起，以“青帮”作为掩护，高
举革命的大旗，组织农军“打土豪、分田地！ ”

90 多年前的安岱后，是浙西南的“井冈山”。
农军革命失败后， 陈凤生等农军首领从地上爬
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
续投入战斗，并亲迎红军至安岱后，让挺进师在
浙西南迅速站稳了脚跟，让革命星火迅速燎原。

一
去安岱后的路很远，很颠簸，这是许多人的

共识。
这个距离县城 60 多公里的小村子，静静地

卧在松阳县西南边陲，隐藏在莽莽群山之中。 原
本，只是寂寞大山的小小点缀，因为一群人，因
为一件事， 更因为一个信仰， 让它变的举足轻
重，意义非凡。

20 世纪前半叶， 中国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
中。 作为浙西南大山深处的村民， 亦是苦苦挣
扎。 他们受地主老财的奴役和剥削，即使没日没
夜辛苦劳作，依旧为生活耗尽了力气，甚至还家
破人亡。 “火笼当棉袄，蓑衣当被盖，辣椒当油
炒，草根树皮当粮草”，是流传的民谣，也是百姓
们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也许， 越是黑暗的时候， 越要努力寻找光
明。

1902 年 8 月，陈凤生便出生在安岱后村。因
着家道中落，在备尝贫寒之苦中，凤生 18 岁时
便跟着一名上海客商朋友外出讨生活， 只是友
人背信弃义，不辞而别，让不谙世事的凤生不仅
分文未赚，反欠下一笔冤枉债。 当然，这也让年
轻的凤生了解到世道的险恶。 当年，闽北崇（安）
浦（城）上梅发生农民暴动，陈凤生便和同村的
陈丹山、斗潭的卢子敬商议，外出寻找红军。 未
果后，又以“青帮”作为掩护，打土豪、分田地，带
领民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武装运动。 期间，还
组织实施了“夺枪”计划，两次率领农军袭击玉
岩警察所，扩大了农军力量，也大大鼓舞了队伍
的士气，“青帮”会员很快发展到五千余人，遍布
松遂龙一带。

只是，没有统一思想的指引，武器落后，缺

乏训练，加之接连几次军事机密被泄露，在敌军
优势兵力的围剿下，农军连连失利，队伍溃散，
许多农军战士被捕遇难，甚至被割下人头示众，
卢家老宅也被付之一炬 ， 悲观情绪不断漫延
……

但不管形势怎样险恶， 陈凤生等人并没有
被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外出寻找红军的信念 !
坚定了与敌人周旋到底的决心!

二
暮春五月，草木葳蕤、雀鸟啁啾，猴头杜鹃

开满山坡。
当年，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 登泰山而小天

下。 海拔 1502 米的箬寮岘，是松阳的第一高峰，
也是安岱后村民心中的“泰山”。

小时候，父亲常常带我爬山，临行前总免不
了再三叮嘱，要紧跟他的步伐，否则会迷路；要
敢于登顶，那儿能看到县城的景色。 对此，我是
不屑一顾的，直到有游客的孩子在山林走失，附
近村民敲坏无数只不锈钢脸盆、 搜寻数日才平
安找回时，我终于后怕。 但对于父亲所说的，登
上箬寮砚能够看见县城，我仍是不信，只因几次
登顶，即便使劲睁大双眼，云山深处还是山。 我
时常想，或许，父亲只是为了鼓励我向上；或许，
箬寮就是父亲心中的制高点。

安岱后，也是一个制高点。 处于松阳、遂昌、
龙泉三县的交接处，山外还是山，岭上还有岭，
进可攻、退可守，是敌军鞭长莫及之难点，也是
可以屯兵作战的好地方。1935 年 5 月，挺进师来
到松阳境内，陈凤生等人兴奋不已，全然不顾被
通缉抓捕、 坐牢杀头的危险， 亲迎红军至安岱
后。

红军进驻时，和百姓一样，穿着褴褛，只是
面露倦色，部分伤员或互相搀扶，或担架抬之，
夜宿村口的善继桥上， 半分不扰民。 严明的军
纪，加之“二陈一卢”的积极动员，全力拥护，主
动加入红军，挺进师也第一时间发布《告青帮兄
弟书》，一时间，青帮会众纷纷加入红军队伍和
游击队，“青红一句话，永世不分家”的口号响彻
山谷……

三
至今，安岱后陈氏宗祠的墙壁上，还留存着

“反对国民党抽丁拉夫”“拥护苏维埃政府”的红
军标语。 这座建于清光绪末年的宗祠，是当地村
民们集会、议事、祭祖的重要场所。 在这里，传承
着仁义礼智信、 温良恭俭让的礼序家规； 在这
里，供奉着祖先牌位，供奉着天地人的大道理；
在这里，血脉绵延，生生不息。

当年，中共浙西南特委、浙西南军分区、中
共安岱后乡总支、 安岱后乡苏维埃政府就设于
此，“八一”誓师大会也在这里召开。

在这个会上，还宣布成立了农协、妇女会、
儿童团、农民武装游击队以及苏维埃政府、分田

委员会等机构和组织。 “共产党和红军是为劳苦大
众翻身闹革命的， 要让百姓都过上好日子……”隔
着时空，粟裕、刘英在台上振臂高呼的情景依旧历
历。 在挺进师的正确领导下，以安岱后为中心的浙
西南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建军、建党、建立地方武
装 ，发展党员 500 余名 ，成立区 、乡苏维埃政府 8
个，村级政权 54 个，分田委员会 81 个。 仅仅只有
83 户 300 余人的安岱后村 ， 参加红军的就有 38
人，参加各种革命活动的有 200 多人。

旌旗摇曳，鼓角相闻。短短数月间，浙西南革命
根据地武装斗争、 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全面展开，
红军以安岱后为中心四面出击，占领了浙西南城镇
50 多座，缴获枪支 200 余支，革命闹红了浙江的半
壁河山。

然而，正当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之时，国民党当
局大为震惊与恐慌，就近调集数 10 倍的主力部队，
疯狂进剿安岱后、王村口、住溪等地。他们放话，“玉
岩区就是沦陷区 ，逢山则烧 ，逢人则杀 ，宁错杀一
百，不准逃亡一个！ ”

敌人甚至扬言，要踏平安岱后，形势异常严峻
……

四
当时，挺进师不过千余人，为掩护主力撤退，陈

凤生、陈丹山、卢子敬等人在弹尽粮绝后仍配合红
军进行顽强抵抗，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热血。

陈凤生的妻子玉兰，蕙质兰心，始终支持丈夫
革命。 他们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感情笃定，
是爱人、亲人，也是战友。 凤生牺牲后，她至死未曾
改嫁，在艰难困苦中，独自抚养几个子女成长，两个
年幼的儿子，因为失去了父亲的庇护，先后夭折。每
念及此，村里人总是泪目……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为民族解放，穷人翻身，
死而无憾，陈凤生在此！ ”已经突围的陈凤生，为了
不连累父老乡亲，主动现身，受尽磨难。

为了从他身上获取有用信息， 敌人软硬兼施，
甚至将几寸长的铁钉， 一根一根地钉入他的手指，
又用竹钉将他的身体钉在墙上， 鲜血染红了墙壁，
流成了河，却始终未能从他口中得到一个字。 他牺
牲时，才 34 岁。

同月， 他的亲密战友陈丹山因人告密被捕，被
枪杀在松阳县西屏镇草场坪荒郊；卢子敬为掩护战
友转移被捕， 被枪杀于玉岩村油车桥头稻田之中。
这一次，被抓走的革命志士还有二十多人，他们被
反绑双手串连着押往龙泉、松阳县城迫害残杀。 安
岱后全村被捕的人数更是达到 100 多人，占参加革
命者的 63%，还有陈宗儒、陈德义、陈德文等一批优
秀儿女也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站在故乡的土地上，先烈们曾经浴血奋战的村
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山水草木、民
居庙宇，那些完好保存的革命遗址，却依旧不染纤
尘，仿佛凝固在时间的维度里，默默彰显出那一抹
最鲜亮的红色气质，让我久久凝望。

王村口
傅菲

� � � �仙霞山脉如同隐秘的巨型庙堂： 山与山之
间的坳谷，是疏疏的瓦垄；山脊线勾画出各个庙
殿的立体廊檐；立柱撑起大地的高度；葱茏的森
林是粘附在墙壁上的苔藓，那么幽静，雅致；盆
地是庙前的空地，钟声从这里播响天宇。

一条江把庙堂围拢。 江是乌溪江， 带来日
出，也带来日落；孕育芽丕，也霉腐枯叶。

乙亥年三月末，我进入仙霞岭山脉。 从遂昌
县城出发，中巴车在崇山峻岭间弯来绕去，像一
条墙根下的蜈蚣。 山在峡谷两边拉斜，茂密的植
被板结了初春浓郁的色彩。 山坡上的杜鹃花，一
蓬蓬，娇艳欲燃。 野山樱从绿树丛中突兀出来，
花色虽将尽，仍白白一片堆积在枝头。 峡谷慢慢
收拢，山峰陡立。 一条大江在峡谷静静流淌。 我
怔怔看着窗外翠绿的溪流，竟然失语。 大江流淌
得过于安详，过于专注。

临近中午，到了一个江边小镇。 木头指示牌
上写着三个字：王村口。 小镇依江而建，两岸屋
舍如春季的荒野蘑菇，古朴生动。 河岸筑起了高
高的石墙，收窄了河床。 河床清瘦，裸露的河石
被河水磨圆。 江水撞击着河石，有了哗哗哗的奔
流声，击出飞溅的水花。 我站在桥沿，往下看，水
珠被风扑打在脸上。 水珠清凉，沁人心脾。 桥是
木廊桥，有些年代了，桥墩柱长了稀稀的地衣植
物。 一对情侣在桥上照相，以江为背景，扶着栏
杆，满眼春色。 我想，他们也该是这个镇子里的
陌生人，如我一般。 廊檐往桥身两边斜，斜出残
月，此时没有残月，斜出一轮橘色的太阳。 岸边
人家临江的院子，梨花开过了屋顶，白灿灿，粉
团粉团。 篱笆外，高高的黄檫树，杏色的花簇拥。
乌溪江从弯曲的山弯口转过来，直流，形成一个
江滩。 江滩黄白色，是河砂反射阳光的颜色。 我
扶着栏杆，看着看着，便过了江，进了村舍。

村子像一把篦子，篦针是一条条巷子。 巷子
狭窄，铺着旧年的石板。 巷子的格局，大多相同。
巷子两边的屋舍，也大多相同：三层半，斜屋顶，
小开门，屋后是院子。 巷子一直往里深，最长的
巷子沿石台阶而上，逼仄伸到山边菜园。 在深巷
里，依然可以听见江水声。 江水声像一辆马车，
车轴咿咿呀呀，木轮子压着石块，轻微地晃荡。
我站在山边颓圮，四处望了望，青山如笔，骄阳
欲燃，油桐花开满山冈。 落户江边最早的村民，
姓王。 乌溪江随王姓，遂名王溪，村处江口，遂村
名王村口。

乌溪江发源于九龙山， 收集了仙霞岭山脉

的雨水，浩浩汤汤，一路向西北，再向东南，流入
衢江，汇于钱塘江，注入东海。 先民坐上竹筏或
木排，带着茶叶、香菇、木耳、棕皮等山货，顺江
而下，换回海盐、布匹、陶器。 在巷子里，我看到
青石的门框上，都悬有“××门第”的匾额。顺江而
下的先民，见过书声琅琅的书院、繁忙的酒肆、
斜窗的花楼、雕花门楼的钱庄、温软款款的绍兴
戏，他们把这些带了回来。 他们在乌溪江两岸，
建码头，修戏台，兴书院，开客栈，筑天后宫，于
是有了村镇。 王村口成了乌溪江流域的旅人安
歇地。货物在这里集散。王村口成了闽北与浙西
南人员南来北往的古道驿站 。 明崇祯年间
(1628—1644 年 )，曾立防御厅于王村口，清代亦
设驻防署。 山区村镇进入了朝廷的视野。

峡谷纵深百公里，江水也延绵百公里。 山脊
线有多长，江水便流多长。 仙霞岭山脉是武夷山
山脉北部余脉，横贯闽北浙西南，毗连赣浙交界
的铜钹山山脉。 武夷山山脉是南方大地盘卧的
苍龙， 仙霞岭山脉是苍龙腾起时露出的一片龙
爪。 墨绿色的龙爪，深深嵌入浙西北大地。 海啸
喷出海浪一样的山体，并不落下，而是板结。 延
绵有致却相互交错的山梁被乌溪江绑在一起。

每一条河流， 都有自己的重要的纪年史 。
1935 年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 该年 1 月
27 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领导
者、红十军团军领导人方志敏，在怀玉山被叛徒
出卖，不幸被俘人狱。 方志敏坚贞不屈，在狱中
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对信仰至死不渝。
8 月 6 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 36 岁。

时任红十军团军参谋长粟裕、 政治部主任
刘英在皖南突围中浴血奋战，带领部队，进入闽
北，进行游击战，再进入瓯江流域进一步扩大革
命活动。 于民国 24 年（1935），粟裕于 7 月抵达
王村口，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出任师长，
刘英出任政委，并建立王村口苏维埃政府。 挺进
师在浙西南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
争，队伍由创建初期不足 500 人，经过三年的发
展，建制逾 1000 人，开辟了浙西南根据地，为解
放浙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挺进师师部驻扎王村口桥西村中段街道程
宅。 程宅坐西北朝东南，建于民国初年，五开间
两厢式三层楼房，砖筑门墙，正屋三层，边厢二
层，设四开花格门，三楼外设木楼梯。 程宅隐于
街道西侧，底层外通乌溪江，可乘船走水路。

作为革命旧址的程宅，保存完好。 在林立的

楼房中，程宅显得格外幽静。 高高的风火墙，和高高
的瓦檐，使得老宅很是醒目。 在访问中得知，老宅的
后人程企博老人一直居守于此。他的父亲在当年，领
着革命同志勘察地形，并让出自家宅院，供师部机关
办公使用。 粟裕和刘英等领导人，在此办公住宿。 宅
院建于动荡时代，暗设多道机关，每扇门后有通道，
通道后设暗房，外可攻，守可退。

这是一栋颇具南方雕刻艺术的老宅，檐柱楼沿
木栏窗户都有精美的镂空雕。程企博老人以编织棕
具为生，满头花白。

王村口有挺进师的战场遗址（白鹤尖）、挺进师
师部机关驻地旧址（程宅）、挺进师八一誓师大会旧
址（天后宫）、王村口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和粟裕演
说会场旧址（宏济桥）、挺进师政委会会议和王村口
苏维埃政府驻地旧址（蔡相庙）。 作为一个村镇，有
如此庞大的革命建筑群，并不多见。在参观时，伫立
革命旧址前，我不免唏嘘感慨万分，生出万分的敬
仰。在黑暗的年代，革命者面临饥饿、刑具和死亡的
威胁，丝毫没有动摇内心的信仰。

从村东出来，过宏济桥，转入一条极富文创特
色的小街。小街呈镰刀状的弧形，铺了薄青砖步道。
沿街的屋檐挂着红灯笼和平安结。 灯笼有电脑刻
字：酒。白底黑字。 飘展的旌旗插在门框。 旌旗也有
电脑刻字“××黑茶”或“××佳酿”。 或许是正午，街上
并无其他游人。 摆在街边的小花钵，栽了各种小植
物，有的开花（如映山红），有的抽叶发芽（如蕙兰），
有的依然焦枯（如美人蕉）。 我进了一家器物店，卖
蓑衣、斗笠、草鞋、竹篮盒、竹水筒、竹果盒、牛口罩。
店无人看守。 我唤了两声：“老板，老板。 ”隔壁房子
里出来了一个穿布鞋的男人， 戴着深度近视眼镜，
脸有熏红，手上拿着酒杯，说：“有标价，不还价”。这
些器物无实际使用价值， 只是对乡村的一种缅怀。
我看了看草鞋，可能是潮气过甚，少部分草鞋已经
发霉，长了花花点点的小霉斑。

小街转上来，便是公路。 集镇上的公路，也是
街。 街上开了林林总总的店铺，卖鱼的，卖羊肉串
的，卖电器的，卖花苗的，卖散装中药的，卖豆类制
品的，卖瓷砖的。 小餐馆里，几桌客人正在吃饭，烧
菜的妇人翻抖着铁锅，菜在锅上，抛上去，落下来。
落下来的时候，铁锅发出“嗞嗞嗞嗞”的热油声。

离王村口不远的下游小村，路边停了二十多辆
小车，在农家乐吃特色菜。河面宽阔。村头的江滩有
零星的油菜花，金黄金黄。 大多数的田畴爬满了鹅
肠草。

三月映山红
江雪银

� � � �三月的春风拂绿了牛栏村的小山冈，映山红吐了半树
的花苞，含露欲放。

昨天出村去了趟城里的铁叔带回消息说，北边的日本
鬼子往南来了，镇里城墙头上架了十二尊大炮，两三米长
的黑铁家伙，炮口塞得下两个人头，入城的东门有十多个
兵挂了杆长枪走来走去，来来往往的人都要受盘查，城里
街上的行人也少了，家家户户都掩实了门窗。 “昨天城里还
抓了个伪军呢！ 进城的时候给抓着的，我去得迟了没看到，
听茶楼的人说的。 ”铁叔悻悻地在村头叨叨。

火红的映山红从山腰向山脚铺来，一副誓与满山鲜绿
争个高低的样子。

三月就要过去了，战火真的从北方燃到了南边，省会
的炮声已经打响了，镇里挤满了来避难的达官显贵，难民
们四散到山沟野谷里。 连牛栏村也开始惴惴不安起来。

“村头来了辆军车！ ”小村庄炸开了锅，女人们匆匆从
四面的田畔跑回来，拽走在河滩上疯玩的小孩，慌慌张张
地躲回家里，压紧了门窗，透着窗纸格子的缝隙忧心忡忡
地打量着村口的动静。 村里的男人扛了锄头抄了家伙等在
村口大道上。

绿色的军车沾满了尘土，一颠一颠地从满是泥泞的路
上勉勉强强地开进村来。

车停了。
“车上有没有日本鬼子？ ”男人们攥紧了手里的家伙

什。车门开了，一个穿长衫的白发老头抱下个小女孩来。这
小女孩可真标致，穿了件小洋裙，活像年画上的娃娃。 男人
们女人们都松了口气，脸上微微有了些笑意。

老村长拄着根拐杖从家里颤颤巍巍地跑来，“啊，老李
管家！ 这是怎的了？ 老爷可还好？ 少爷呢？ ”老村长认出了
白发老头。

老头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老爷身子骨倒还硬朗，可
这少爷哪，唉，要背枪杆子参军了！ 加了共产党，还非要把
家里头的财粮都给拿去当军费啊， 也不知老爷怎想的，竟
也同意了，除了个空宅子，田地商铺都给变卖了银子给了
少爷，家里仆人也都一块去当兵，就连我这把老骨头啊也
要去听听炮声喽！ ”

老村长回过头来看了看身边围了一圈的年轻后生，朗
声说道：“参军好哇，老爷少爷那些大道理俺说不来也听不
懂，但咱明白，共产党打土匪，打军阀，打鬼子，加入他们一
块打鬼子总是好汉子该干的事儿！ 村里头的，有谁想打鬼
子的，进城去吧，去找少爷！ ”

李管家紧紧攥住老村长的手：“我替少爷谢谢您了！ 少
爷只留了这个丫头片子在家，这是他的独苗，老爷心疼娃
娃听炮火见枪子儿，想来想去，寻思着您早年头在家里当
过佃户，又是个可靠的，便想把丫头放您这照顾几个年头，
战火过了，再来牵回去，您看……”李管家边说边把丫头从
背后牵出来，小姑娘眼睛水汪汪的，有点儿怯生，躲在老头
背后俏生生地探出半个扎了羊角辫的小脑袋来。

老村长摸了摸丫头的头：“行，自然行。 这丫头长得真
讨喜，这眼睛，多像她爹小时候那机灵劲儿，当年我还在老
爷家做工的时候，少爷可不就是这年纪么，一晃啊又是几
十年过去了了，我带大了少爷，一把老骨头的时候还能再
带带他的丫头，也是我老汉的福气，就是可怜丫头受苦喽，
小山村没啥好吃穿。 ”

李管家红了眼眶：“谢谢您谢谢您， 这丫头还蛮乖的，
不计较啥吃穿，老爷啊就是望着她平安些，旁的都不是大
事，炮弹满天飞的年头，谁不就念着个家国平安……”

半村的男人随了老李去了城里，丫头留在了村长家。
山上的映山红败了又开，春去秋来一晃就是六载。
丫头的个儿窜高了,眉眼也渐渐长开了。 刚来的时候，

丫头还常缠着老村长问爹爹去哪了爷爷去哪了，老村长笑
着摸着小丫头的头哄她明年就能回城里见爹爹了。 日子一
天天过去，丫头看着牛栏村的叔叔伯伯们三两成群地去了
城里，三年两载不见，穿着军服，肩上标着红星章，捧着同
去的人的骨灰和徽章回来安葬。 村里的男人越来越少，地
里的活都是阿姨、婶婶干，可谁都没有怨言，咬牙挑起养家
的重担。

村后的烈士冢从山脚层层叠叠地垒向半山腰。 就连邻
家十五岁的小哥哥也背上枪杆去了县城。

昨天，报信的来了村里，慌慌张张地直奔村长的小泥
屋里来，阿婶诧异地扫了他两眼，拉着丫头去了后屋打豆
棒子。

报信的人走了。 老村长叹了口气，摇着头走向了后院。
院后是全村人的祖先祠。
“一定又是没了人。 ”丫头心想，“每次有人死了，村长

爷爷就会这样叹气摇头，这回又是谁家的叔叔呢?可别是
铁叔啊……”

第二年，日本鬼子被赶出了浙西南，村里的叔叔们陆
陆续续地回来了。

山上的映山红也比往年开得热烈，遍野的红色燃向四
面的山。

丫头闹着想回家了。 老村长被缠得没办法，掉了眼泪：
“丫头子哇，你爹他……他去年走了，城里的老宅也给炸得
个七零八落，你爷爷叫人带遗话来说……说他和你爹没给
你留啥，就是想你平平安安地长大，能见着个新中国……
邻省的炮火可还没有停哪，县里的红军也没撤走，这战啊
也不知道啥时候会不会又打起来，你可别乱跑……”

这一年的映山红漫山染得殷红。
丫头出村了，也穿了件军装。 衣服是爹的，老村长交给

丫头时，眼里泪水打着转儿，摸了一遍又一遍，“这是你爹
唯一的遗物，托他战友带给你……”衣服不新了，被爹的战
友叔叔洗得白净，手肘那块打了三四层补丁，密密匝匝的
针脚像极了娘的手艺，带着一股淡淡的硝烟味，让她想起
爹和娘牺牲的那片山头的战场。 军装在丫头瘦瘦弱弱的身
子上显得空荡，被山里的风一吹，衣角便微微地翻起来。

老村长和阿婶在村口相携着看着丫头走进朝阳里。
那还未升起的太阳那样的红， 在云堆背后微微跃动

着，映出模糊的光影。 成练成匹的朝霞在天边翻腾着，旭日
像一颗金黄的蛋黄从云海里跳了出来，霎时间，万道金光
初绽，丫头背上的枪熠熠地闪着光。

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开得那样热烈，如同烈士殷红的热
血，燃遍浙西南的每一个山头 ，每一寸土地，燃向全国各
地。


